
我参与的几个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陈 东

我长期在北海生活和工作，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北海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特别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海加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本人直接参与了几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现简要回

顾如下。

银滩开发建设

“银滩”最早叫白虎头沙滩，因为这片沙滩地处当时的郊区咸田乡白虎头和高沙龙两个自然

村的海边，开始是以两个村的村名各取一字，命名为“龙虎滩”。1990 年 8 月，鉴于此海滩的特色

和得天独厚的美丽景观，北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开发为旅游景点，明确以此来启动北海的旅游业，

提高北海的知名度。市委副书记、市长帅立国负责总体协调，成立由市建委邱大伟主任牵头的工

程指挥部。蔡庆伟、黄汝夫、谢康才和我出任副指挥长。当时的龙虎滩仅有一栋一层的简易小房，

叫观海阁，还有两间排挡，没有淡水资源，几公里长的海滩上有的只是以木麻王为主的防风林。

指挥部商请广西规划设计院进行规划和设计，仅两个月时间就拿出21栋单体组合的一期总体方案。

当时因市财政缺乏资金，市政府决定给予优惠政策，号召各单位参加投资开发。后由北海市交通

局、邮电局、财政局、烟草局、旅游局、海运公司等单位和贵州省政府驻北海办事处、云南省政

府驻北海办事处以及南宁市的一些单位共筹资 1821 万元。资金落实后，项目进入实质性启动。而

银滩的命名又曾有过很大的争议，有的认为叫南方北戴河好，也有的说叫东方夏威夷妙，争论十

分热烈。最终讨论总结时帅立国市长一锤定音：“这里具有滩长平、沙细白、水温静、浪柔软、无

鲨鱼的特点，用我们的特点，创自己的品牌，既然是银白的沙滩就叫银滩。”“银滩”从此得名。

11月 18 日，接市委通知，中央领导来北海视察。市领导要求我们必须抢修通道路和清场，并

做好保卫工作。经协调从北海港急调两万个六角块铺装，广西二建、五建，区建总，市一建、二

建等五个施工单位夜以继日，冒雨赶工，如期完成任务。市园林处还准备了一棵南洋杉供首长种

植。11 月 22 日上午阴雨了半个月的北海露出阳光，10 时半左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

泽民在自治区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海滩，走在雪白的沙滩上，总书记露出了笑脸。在观海阁听取了

书记、市长关于北海的改革开放情况以及规划工作的汇报后，称赞北海市是“后起之秀，前途无

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还和温家宝、赵富林等领导种下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南洋杉树。借总

书记视察的东风，市长帅立国立下誓言，向社会承诺“半年银滩首期建设任务，不能按期完成我

就跳海”。这与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表态“不按时完成亚运会建设项目我就跳楼”一样，一时

成为闻名全国的佳话。那时时间紧任务重，条件十分艰苦，水电缺乏，道路坑洼，还要保护现场

的每一棵树木，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如期完成任务，指挥部的同志们起早贪黑，基本每天 6 点出

门，晚上 11 点回家，邱大伟同志因劳累过度昏倒摔断手臂。连续奋战半年，海滩的烈日把我们晒

得一个个活像非洲人。旅游局长阮常城、供电局长陈德、供电所长龚晓琳、咸田乡党委书记谢安

河、乡长张庆平、白虎头村党支部书记陈才德等，都给予全力配合。市长帅立国、常务副市长张

九先、市政府顾问禤壮存经常到现场检查督促指导工作。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银滩一期工



程终于在 1991 年 4 月 28 日如期建成，投入使用。北海从此有了真正的旅游。银滩也开始名扬天

下。

钦北铁路建设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为改变北海没有铁路不通火车的现状，经国家铁道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领

导批准，决定建设钦北铁路。钦州至北海铁路全程 100 公里，由铁道部第二设计院负责勘察设计，

按地方铁路一级、国家铁路二级标准建设，属于单线非电气化专线。投资业主是广西地方铁路公

司，征地拆迁由北海、钦州两市负责，自治区政府主要领导明确：“铁路征地按每亩 3000 元包干，

不够部分自己负责，谁的孩子谁抱回去。”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铁路在钦州市辖区段基本通过的是

荒山丘陵，北海市辖区段全部是农田，北海地段资金缺口巨大。为此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支铁办和

钦北铁路开发公司，由市政府顾问榻壮存任支铁办主任，陈志才和我协助工作，并兼任指挥部正

副指挥长，具体负责征地拆迁、地方建材供应、施工协调、联系设计单位以及做好沿途群众的动

员教育工作。副市长庞辉负责钦北铁路开发公司的筹备，负责提供缺口部分资金。其中最难忘的

一件事是针对设计定线南宁到北海是否妥当的争论。按照当时自治区政府主席的意见，是经钦州

（现在的钦州西站）再倒车返回，后来帅市长、庞副市长、禤顾问在会上据理力争，最后在设计

部门的支持下争得了一条联络线，就是在现钦州东站位置接轨，最终缩短了近 20 公里的行程和半

个小时的行车时间。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北海火车站的奠基，市政府划拨 500 多亩土地兴建北

海火车站和站前广场，而当地禾堂村的村民为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助，虽然已经领取了征地赔偿款，

但还是挑了大量的稻谷来占领奠基现场。为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杨基常亲自到北海协调，还准

备了几百武警维持现场。气氛十分紧张。当时禤老和我主动向杨秘书长立下军令状，请求上级放

弃高压态势，以避免引发冲突。我们随即找村党支书、村主任以及村民代表反复做思想工作，最

后得到群众的理解。几个小时后村民自觉清场，保证火车站如期奠基。经过 4 年多艰苦及紧张的

工作，钦北铁路全线及站点于 1995 年 5 月 12 日建成通车，结束了北海不通火车的历史。

机场扩建

北海机场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仅有 1800 米跑道，为 4C 等级小机场，每周只有往返

广州的一个航班，年吞吐量不到 2 万人次。

1992 年，北海市迎来高速发展的机遇，全国各地的开发商蜂拥而至，仅下半年旅客吞吐量就

超过 6 万人次，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及时决定扩建北海福成机场为国际机场，目标等级为最

高的 4E 级，帅立国市长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禤壮存顾问担任指挥长，我和廖真贵担任副指挥

长，后增补杨昳为副指挥长。当时计划经济还占主导地位，立项和可行性调研阶段难度非常大，

首先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就认为广西已经有桂林和南宁两个国际机场，没必要也不可能搞第三个；

况且南宁跑道 2500 米，桂林跑道 2800 米，对北海搞 3200 米跑道表示不接受，民航总局和国家计

委也表态不同意。在与国家计委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时，帅市长提出：“机场扩建由地方自筹资金，

不用国家拨款，我们按发展需要来确定规模，犹如我家买个冰箱，肯定是根据需要来定买多少升

的，你只管卖不卖，还要管我买多大？”此话被国家计委领导喻为“帅氏冰箱理论”，还成为解放

思想的典型例子。1993 年，北海机场吞吐量突破 21万。事实支持了我们的设想，民航设计院、空



军设计局等单位为我们做了规划和可行性调研，虽然国家计委只审批飞行区等级为 4D，但我们还

是遵照市委、市政府的决策按 4E 等级建设飞行区。最后在国家办理验收前补批了相关手续。

机场扩建新征土地 3300 多亩，大部分是国营农、林场的土地，只搬迁了一个自然村。好在当

地农民的觉悟高，群众配合好。当年指挥部 30 多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工地简易工棚，自己种菜养猪，

每天补助仅 3.5 元，条件十分艰苦。为保证机场扩建不影响正常飞行，利用 1994 年春节放假 1 天

时间链接新老联络道，大年三十晚 10 时起，飞行结束刚关闭机场，气温就急降至 5 摄氏度左右，

60 多岁的禤老带领全体人员连续奋战至初二凌晨，顺利完成了任务。飞行区新跑道、导航系统、

塔台、停机坪等项目顺利完成国家验收，于 1998 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1999 年开始筹建候机楼。批准的建设规模为 2.8 万平方米，高峰小时通过量为 1350 人次，设

5 条登机桥和 2 个近机位。年吞吐量可以达到 300 万人次左右，竞标采用英国的设计方案。2000

年 12 月举行奠基，王光英副委员长出席，自治区也把候机楼列入重大项目管理。后来的经济情况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候机楼基本没用到地方政府的资金。筹资由我和杨昳负责，经多方努力和支

持，争取到国家西部开发国债和自治区政府的补助，国家开发银行也给予支持。2006 年，别致新

颖、新潮恢宏的候机楼建成，通过国家验收投入使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年来，北海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政建设高歌猛进，一座新的

滨海城市正向着新的更加宏伟的目标前进。我衷心祝愿北海更加美丽，北海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